
黑诊所：城市边缘的毒瘤
√譬i与者按：在北京，黑诊所如同致命的毒瘤，滋生在城市边缘的各个角落。 “查封”、 “捣毁”黑诊所的新

绷闻，年年月月不绝于各类媒体。那么，黑诊所缘何会频繁出现并屡禁不绝且有蓬勃发展之势?黑诊所何
以成为那些生活贫困的来京务工人员看病的首选?为俺黑诊所老板会铤而走险从事这个高危行业?监督管理人

员对在治理非法行医活动中遇到的困难有着怎样的无奈和苦衷?近期，带着这些疑惑，本刊记者分别对北京市

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四个区的部分黑诊所进行了暗访，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发人深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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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本铡记者◎徐徽

在这个世界上，“黑”

与“白”的较量从未停止

适。黧诊所如嗣效命酶毒

瘤，滋生在城市边缘的各

个角落。“查封”、“湍

簿”、“捣羧”黑诊所的薪

闻，年年月月不绝于各类媒

体。近期，本刊记袭分别对

毒艺京声海淀区、丰台区、赣

阳区、石景山区四个区的部

分黑诊所进行了暗访，结果

发凌城乡结合郝懿爨诊蘼随

处可见，触目惊心。

黑诊新量生诊疗环境

怎一个“乱”掌了得

门露狭小昏暗，一个不

至Ⅱ8平方米的屋子里，擢放着

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张

单人床，赢床上的庶革早已

看不出僚来的颜色。这就是

记者在石景山区的一个小村圆奠图翰圈圈
子看到的一闻黑诊所，记者

真的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环境

里怎样熊给患者看病?而接

下来记卷暗访的几十家黑诊

所遣基本上老§是这耪浚篪。

记者看到的黑诊所还

有一个共同特征：吃饭看

病在一起，小小静f1蟊既

是诊室又是厨房。记者在丰台区某黑诊所

暗访时，正值中午吃饭时间，记者推门进

去隧，没穿叁大褂的“医生”歪蹲在地

上煮面条呢!要不是外面挂饕一个白底

红字的霹有“诊所”两个字的牌子，闻着

西条的噱遵，记者爱点谈为垂己“毯阗民

宅”了。“医生”热情地让记者等一会，、

还紧着赔不是，说自己的老婆回老家看孩

子去了，要不然也不耀自己徽饭。现在豫

只好一身兼两职，既是“医生”又是“护

士”。这是一个夫囊店，两人均来自河

j匕，丈夫是“医生”，妻子是“护士”，

京城黑诊所调查
——价格低廉，需求旺盛是黑诊所

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

来北京开黑诊所融经快两年了。记者借机

观察了一下诊所的情况，12平方米左右的

诊羧墅放羞嚣张镶丝康，廒上堆着破烂懿

棉絮被，床下是积满灰尘的油瓶、酷瓶，

还有几个空点滴瓶。

随焉，记者又寒裂丰台区一家名睡

“老乡诊所”的黑门诊内，看剿一个青年

男子正在给一位中年妇女打点滴，这个女人

蹲着撼孚鼓到一个塑辩凳上，凳子用药搞擦

了擦她的手，就把针送入静脉。这名男子接

着把点滴瓶挂在门板的钉子上，叫妇人躺在

屋内憔一的木板凑上。房闽狭小昏暗，一

些麓单的药瑟放在货架上，

巢上放着几个镪铡饭盒，飘

面是针管和药棉。记者褥

到，这名男子在“治疗”

避稷中壹接麓手接触片粼

药晶，未经严格的消毒处

理就为患者进行注射，并

将链蒡l逑的一次洼注射

器、输液器等直接扔到垃

圾堆里，不按规定做任何

毁彩处瑾。

黑诊所声称
“是病就能治”

记者在睹访中发现，

黑诊所虽然条姊篱陋，假

“业务”却十分齐全，妇

科药流、人流引产、接生

上臻、蛙病专耱、皮肤专

科、内外jL科、牙病专科

等觅所不包。

记者佯装买药走进

一家没有臻滋营盈执照

⋯⋯⋯一的“诊所”。 “有甲硝
唑吗?”“麓，什么药都

裔!”“这受逐可以看病

呀?”“当然可以!”这名

没有穿自大褂战“医生”立

霹我来一个标签已经有麓

模糊的瓶子，并倒出几片筠

来。可能是看出了记者的

迟疑，这名溷卡塞头的舅

子笑着说： “我这里的药种类多，价格便

宜，别看我的诊所不大，每天看病的人很

多，霰要酶药量瞧缀大，弦就放·§睡!药

品还可以拆零卖，保证让你花最少的钱籍

好病。”记者问诊所都可以褥什么病，男

子懿蹋答让记者感戮震惊， “我这里狳了

癌症不能看，什么病都能治”。

另一家黑诊所的门口立糟一张招牌，

上薤霹着： “打铃、包孝L、输液、入浚、

包治备类性病⋯⋯”这又是一个“包治百

病”的黑诊所。 “医生”是一名40多岁的

中年男子，听盛凿是四川人。记者对那褒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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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医生说嗓子特别疼，有一点鼻塞。那名

“医生”问也不问，就拿出一瓶甲硝唑注

射液，并开出双黄连， “挂一瓶盐水就

能好，明天都不用来了。这个药方最好

用了，所有的感冒我都这样开，都治好

了。”医生怕记者不信，拉开床下的一个

抽屉，里面有20多瓶“盐水”空瓶和一大

堆管子、针头。记者发现，在用药选择

上，几乎所有“医生”都不会多加诊断就

第一时间竭力推荐输液治疗，美其名日疗

效快。类似普通感冒咳嗽一律上菌必治加

双黄连注射液，若发烧冉加安痛定之类。

后来，记者从当地村民那里了解到，

诊所里晚上的生意要比白天好很多。于

是，晚上7点左右，记者又特意去了一趟那

个四川人开的黑诊所。在那个不足15平方

米的房间内，共挤了10多个人，有挂盐水

的，有买药的，也有带小孩看病的，那名

“医生”正一边抽烟一边给小孩打针呢。

黑诊所内所售药品“深藏不露”

记者在暗访时还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这

些黑诊所在药架上摆放的大多都是空药盒，

有病人时，才去另一个隐蔽的地方取药。在

这些诊所内，药架上的药品种类很有限，而

且都是较便宜的药。记者连问了几家诊所最

贵的El服药是哪种，得到的答案相同，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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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块钱的新康泰克。另外，诊所内的药品几

乎没有任何分类，一般都是各种药品混堆在

架子上，每种药最多两三盒， ‘股只有一盒

或一瓶，有些药瓶连标签都没有，只有“医

生”本人知道什么药放在什么地方。另据记

者仔细查看后发现，大部分黑诊所里的常

见药品和正规药店出售的药品在包装、规

格等方面都没有区别，据“医生”介绍，

他们的药品都由正规的医药公司供货，有

业务员长期联系，药用完了就进，用多少

进多少。在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

此类现象也很普遍。

在海淀区的一家黑诊所中，当笔者

以病人身份买药时，诊所从业者便出门从

其他地方把笔者要买的药拿了进来。当看

到记者疑惑不解时，他连忙解释道： “这

还不是为了应对检查、减少损失!我们有

另外存放药品的地方。”记者问起他药品

的主要来源时，他说都是来自六里桥附近

一家医药公司，需要什么药就可以打电话

订，直接送来。

黑诊所多在城乡结合部扎堆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城乡结合部是黑诊

所的主要生存地，其中以朝阳区最为典型。

朝阳区外来人口多，为了省钱、图方便，这些

人一旦生病，就在附近诊所寻医问药。在朝

阳区的一个不大的村子里，据记者粗略地

估算，竟然有20多家黑诊所。这些诊所有的

只开半扇门，有的明目张胆地写着“看病请

进”，有的甚至在墙上画出路标，指引患者。

在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尽管黑

诊所不像朝阳区的那个小村子那样集中，但

基本上记者走访的每个村子都有一家黑诊

所，为了躲避执法人员，这些黑诊所的位

置都挑选得十分隐蔽，并未挂牌，如果没

有本村人的指点根本无法找到。

黑诊所“医生”

少有本地人且均无执业证书

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四环和五环之间

的一些城中村暗访时发现，这里的从业人

员有九成以上不是本地人，和居住在这些

城中村里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一样，靠黑

诊所吃饭的“医生”也来自五湖四海，包

括东北、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

据调查，这些从业者有的的确是医生，

有过在医学院校学习的经历，有的还在诊所

内堂而皇之地高挂行医“许可证”，然而记

者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些所谓“许叮证”的

注册地点均非本市。当然，连这类在外地

注册的许可证都没有的“医生”更是大有人

在，有些甚至从没有受过正规的医疗教育，

纯凭经验治病。一名“医生”说，他毕业干

某医学院，以前曾当过医药代表，ff{【没做过

医生。

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城乡结合部的一

家“湖北诊所”。此时， 一名30岁左右的

妇女正在吃午饭，她是这里的“医生”。

记者谎称头晕、心慌来看病，便借机与她

闲聊起来。 “就你一个医生吗?”“小诊

所，一个人足够了。”“怎么没看见营、Ik

执照?” “我们这边的诊所都没证。没证

不要紧，我们有技术。”

光顾黑诊所的患者

多为外来务工人员

记者经过数天调查发现，光顾黑诊所的

病人都是在当地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一位

70多岁的老人对记者说，他们这个村子住了

好多外来打工的，这些人收入很少，根本去

不起大医院，只能选择这些黑诊所。

在一家黑诊所内，一个30多岁的妇女

对记者说，她的诊所已经开业三年多了，

病人多为附近的民工。 “我丈夫什么病都

能看，我主要是看妇科病。来这里看病的

人，主要是看重这里可以做人流、药流、

接生，而且药价便宜。”

甘肃来京务工人员何某说：“我们住

得比较偏远，离大医院有很长一段距离，

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去大医院既费钱又耽

误时间，还不如就近到小诊所看，而且·

般小病花个50元左右，通常吊一次针，再

搭配一些便宜药就基本上对付过去了。而

进一次大医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我们

根本承受不起，而且看病挂号排队手续繁

琐，也让我们吃不消。”他的另一位I：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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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幸}究遵： “我们民工最想的辘是花最

少的钱抱病看好，顾不上什么卫生条件或

是有没有证照。说白了，谁不愿意去正规

的大医院羲病，我fi"】都骥自那受设施垒，

卫生条件好，但是我们没钱啊，所以要求

自然就低。”

在北五环外的大有庄北里*家挂着妇

科、内科、外科牌号的诊所内，记者以社

会调查为由和“医生”展开了详谈。据他

介绍，来这里看病的一般都是在附近租住

的卦来务工人员，凝少有j|：京本地天来买

药看病，因为他们大多柯医疗保险，去医

院买药稽痫可以报销。

黑诊所有被黑恶势力染指

并向恶性犯罪蔓延的倾向

记者在一家黑诊所调查时，发现诊所外

有一个面容憔悴的男子一直在7H"1，但始终

没芋}进来，老板说不愿意接待这个人。 “这

个人可能是⋯个吸毒者，可是没有钱，所以

就到我们这种诊所找一些药品来代替毒品。

我看缝可怜，蘸些天给缝弄了一些，可是他

始终不给钱，所以就不爱管他了。”记者滗

异道： “还能弄到这蝗药品?”老板挺平静

地笑了笑说： “像我们这样的诊灏都有这

样的药龋，客户有需要，我稠就想方设法

搞到手。一般的这类“精麻毒”放药在药

品批发商那JL浇说好话都能弄到，像‘安

定’注射液、 ‘挂冷丁’之类就要看你的

关系硬不硬了。”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前公安人员

曾在海淀霾孛于琵区酸获了一系矧强奸案，

调查后发现，这些犯罪分子从打着“成人

保健”旗号的黑诊所里买来可致人迷幻的

“毒药”，再爨附遥的致厅璧缭小姐下

药，然后将其带同出租屋进行强奸、迷

奸。据说这类“春麴”是从广州等地弄来

酶，要靠关系，有路了^，并且价格不菲，

一小包要价上百元，大多只卖给熟客。出

售这类非法药品的儿家黑诊所、黑药店的

老板嗣≤藏器分子秘熟并勾绪，为其提供犯

罪工具。最终，这些人也都被刑事拘留。

为此，记者联系了莱公安分局，这一消息

也得到了繁方盼{=|_E实。一

本刊记者◎周玉涛

‘‘越早入行越好”
——对话某黑诊所老板

朝阳区某地，是北京市外来人口的

一个主甏集教缝，溯有滚动入强数万人，

正是这众多的流动人f1养活了这里的黑诊

所老板。记者暗访了该地区数家黑诊所老

叛，每一番谈谖郡令入感受颇深，都可以

清楚、完整地回答为什么这里会有如此多

的黑诊所，为什么这些黑诊所澎板会背井

禽乡、鹭霹风险从渗这个行业，又为什么

会有如此多的人选择到黑诊所就医。为

此，记者从中选取了一位颇具代表性的黑

诊鼹老板，通过与其对话，或许麓够找到

上述闻越豹答案。

这家黑诊所的位置有些偏僻，装修

也略湿简陋，门口没有灯箱，没有悬挂红

十字，只在密户上写着“X X渗爱”。透

过窗户nJ’以看到嶝曝面有两个人，一名男

子(即本文采访的主人公方某)一边吃着

饭，一边羲电视，另一名女子燹l在悠阕地

织着毛衣。

记者和随行的一名女同事淹进展里，

老板显缮极为热龄，急。E放下手中的豌

筷，搬过椅子让记者和同事坐下。一个药

柜、一张“诊桌”和一张单人床占了这个

不足5平方米的小膝魄绝大鄙分露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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